
害给中国无数家庭带来了巨大灾难，王博家就是典型
一例。王博一家多次被抓、被打、被关押、被强制洗
脑，最后三人分别被劳教三年。经历了六年多的悲欢
离合，一家人终于团圆了。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因为
王博公开了自己坚持信仰被迫害的心路历程，为防止
进一步被迫害，全家人一起流落到辽宁大连谋生。而
二零零六年七月底又被非法抓捕。二零零七年二月
初，王博被中共法庭非法判刑五年，父亲王新中和母
亲刘淑芹都被非法判刑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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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奥地利第二

大 杂 志 Profil 的 记 者

Robert Misik 先生近日采访

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

题专员诺瓦克（Nowak）先

生（右图），并于三月初发

表了题为“在器官移植中失

踪”的文章，报导了麦塔斯

和乔高指出中国的器官移植

供体来源于被迫害的法轮功 

学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专员诺瓦克先生要求

中共政权在本周内对一系列疑点作出解释。 

在采访中，诺瓦克说，“法轮功从一九九九年

开始遭到残酷迫害，这是事实。同样无可争论的

是，开始迫害法轮功的同时，器官移植的数量大量

增加。中国医学机构也在数据上公开了从二零零零

年到二零零五年共进行了六万个器官移植。” 

关于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器官来源于

死刑犯自愿捐献的说法，诺瓦克说，“我们不知道

中国有多少人被处以死刑，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不

公开这方面数据的国家。根据来自非政府组织，如

国际特赦的数据，每年约有一千五百至四千。在加

拿大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许多医院对潜在的客

户承诺，他们的需求会很快得到满足。几个星期内

就可以得到器官。这需要很强的组织。”“法轮功

学员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类型很适合被用作

器官捐献者，他们不吸烟，不喝酒，大部份在二十

五至三十五岁之间。” 

文章引用了调查报告中调查小组给中国打电话

的对话，一个移植中心的医生承认，现在就有年轻

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另一位外科医生表示，

广州的医院有来自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们

都是三十多岁，“我们只挑选好的，因为我们得保

证器官移植的质量”。◇ 

【明慧网】照片中的

女孩叫王博，今年二十五

岁，河北石家庄人。一九

九九年，十八岁的王博以

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央音乐

学院。如果一切正常的

话，王博应该早已大学毕

业，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事 

业。可是，在过去七年多的时间里，王博的经历却如同一

场噩梦：她曾被勒令退学，被非法劳教，被迫在中央电视

台上悔过，而最近她又被非法判刑五年，她的父母被以同

样的罪名非法判刑四年。王博一家拒绝接受非法判决，上

诉到石家庄中级法院。目前经多方努力，请到北京六位律

师愿意为他们一家辩护。 

六位律师一致认为，一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

足，适用法律不当，并已上书石家庄中级法院，要求

退回长安区法院重审。 

曾经为法轮功学员作过辩护的多位律师曾指出并从不同

角度阐述过，信仰自由是全世界公认的基本人权。中国宪法

第三十六条对信仰自由亦已确认，所以信仰根本不存在犯罪

问题。众所周知，法律只能调整人的行为，而不能处罚人的

思想。从这一点上说，“法律”被滥用到根本不属于法律所

应该适用的范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场对信仰“真善

忍”的法轮功学员的镇压从一开始就是非法的。那么由此派

生的对所有修炼者的定罪就都是非法的。 

上海郭国汀律师（现旅居加拿大）、北京高智晟律师曾指

出中共当局镇压法轮功完全是违背现行法律的；北京京鼎律师

事务所主任张星水提出，被强加给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刑法第

三百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得不明确，并且

这条法律本身跟宪法的精神是相抵触的，是无效的； 

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和平认为，信仰自由

包括公民信仰自由和宗教发展自由。宗教发展不能受公权力

制约。政府没有权力划分正教和邪教。否则无神论政府可以

把任何宗教定为邪教。李和平还表示，即使有内部规定或司

法解释把法轮功作为邪教来镇压，那都是违法的； 

原广东华之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唐荆陵表示，政府介入宗

教信仰将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原广西中驰律师事务所律师

杨在新表示西方民主国家从来没有定义某种宗教为邪教。

“两高”没有经过制订法律而用解答来代替法律的制订明显

是越权的行为，从法律依据而言，镇压法轮功的适用法律一

开始就是非法的，直接就是一场政治打压运动。 

中央音乐学院本科生王博一家被迫害经历： 
王博是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在此之前，她的父

亲王新中和母亲刘淑芹身体不好而且感情不和，已经到了离婚
的边缘，而那时的王博也停止了学习钢琴。一九九六年七月开
始，他们一家三人相继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的他们按照真
善忍去做人，事事为别人着想，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不足。
这样，王博的父母能够相互理解，家庭和睦了，而且他们身体
的疾病也不翼而飞。拥有欢乐家庭的王博又重新开始学习钢
琴，学习成绩稳步提高。九九年，十八岁的王博在高考中以优
异的成绩分别被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河北师范大学
三所院校录取。可是，九九年七月二十日后对法轮功的全面迫

联合国酷刑专员要求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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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 悲 
你知道我为什么告诉你
真相， 
不是叫你与我一样， 
更不想改变你的信仰， 
只想使你明白， 
撒旦骗人的伎俩， 
慈悲使我不愿看到你与
红魔一同遭殃， 
天要灭这红魔， 
神叫我救度这一方， 
慈悲使我不愿看到你与
红魔一起遭殃。 

 
 

注：在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

会上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一曲

《慈悲》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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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当新唐

人新年晚会的大幕在凝

重深沉的音乐中再次升

起，星辰闪烁的深邃夜

空下，手托莲花烛台的

素衣女子们与舞台背景

上一望无际的法轮功修

炼者静坐的行列溶为一

体 ， 一 直 延 伸 至 天

际……。 

“一点点烛光，一曲曲悲歌，诉

说着修炼者的英雄悲壮。 

一点点烛光，一首首史诗，讲述

着修炼者的慈善坚强。 

一点点烛光，一座座桥梁，连接

起人世间的正义善良。 

一点点烛光，一份份希望，把

‘真善忍’的美好传播四方。” 

这是新唐人新年晚会中的舞蹈

《烛光》，一个震撼心灵、令无数中

西方观众感动落泪的舞蹈。其实，何

止是《烛光》，晚会的每一个节目，

都承载着诚挚、劝善与慈悲。 

法轮功，这是怎样奇特的一个群

体啊！当“真善忍”的真理遭到诋毁

一点烛光，一首史诗，一份希望 
——新唐人新年晚会《烛光》观后感 

   石家庄大法学员栾福生被迫害致生命垂危

和践踏，当世人被谎言毒害而面临大

劫，面对世上最为残暴的中共邪党长

达近八年的灭绝性迫害，面对谎言、

暴力、酷刑和虐杀，法轮功学员没有

妥协屈服，也没有带着仇恨揭竿而

起，而是义无反顾的站出来，理性持

久的讲真相、救世人，坚守、实践着

“真善忍”的崇高信仰，顽强的走着

一条“以至真揭伪，以至善止恶，以

至忍止暴”的反迫害之路。 

在法轮功修炼者承受无名的苦

难中，神韵艺术团和新唐人携手，

带着灿烂的微笑走向社会，用至

纯、至善、至美的艺术形式播撒着

光明与希望。如今，新唐人新年晚

会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年，二零零七

年神韵艺术团更在全球约三十个主

要城市巡回演出八十余场。所到之

处，神韵艺术团带给世人的不仅仅

是高雅美妙的艺术，更是心灵的震

撼和洗礼。 

英国的林女士说：“可能身为母

亲吧，看到那么多坚持修炼‘真善

忍’的好人被迫害致死，当他们的孩

子拿着烛光出来的时候，一下子就震

撼了我的心灵，当时我就哭了。” 

德国的奥斯藤太太特别感动的

说：“善恶有报，被迫害致死的法轮

功学员被从黑暗中救度走向光明的那

一瞬间，让人感觉太美好了。我认为

这表述的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愿望，黑

暗的力量绝不会掌控世界。” 

纽约脑科医师 Michael Hahn 看

晚会了解到：法轮大法的原则是

“真善忍”，他表示，在以后的行

业过程中，也要按照“真善忍”的

原则来做。 

一位亚特兰大观众在演出后投

书：“……这里面有一股特别的力

量，令人难以形容，那美妙万状、那

心的感应，连接到生命和未来，我感

受到一种洪大的慈悲，我不能自已的

流泪。……感恩不尽，你们是真正爱

我们的人。”（文／荷雨）◇ 

   【明慧网】河北省石家庄法轮功学员栾福生在山

西省晋中（祁县）监狱被迫害的全身浮肿，身体部

份皮肤呈黑紫色，腹部肿胀，极度虚弱。这是中共

邪党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犯下的又一桩不可饶恕之罪

恶。  

    大法学员栾福生，因为修炼法轮功说真话，被

非法判刑 11 年，关押在山西晋中（祁县）监狱。栾

福生在监狱被迫害致非常虚弱，多次被送医院急救, 

家属多次要求保外就医，狱方百般阻挠。二零零七

年二月三日，家属前去探望，见栾福生被人背着出

来，极度虚弱，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生命垂危。  

    2007 年 3 月 21 日，在家属的强烈要求下，监狱用 120 救护车将栾福生

送回。山西晋中（祁县）监狱有四名警察“押送”，直接将栾福生送到片区

维明街派出所就不管了，并到河北省办理所谓的手续。派出所警察看到栾福

生骨瘦如柴的惨状，才让家属直接接回家。  

    栾福生被迫害的非常虚弱，已无法行走，上楼是家人抬上去的。      

    从 2005 年栾福生第一次病危开始，家属就在申请保外就医，直到 2007

年才接回家。如果栾福生因为耽误医治时机，出现不好的后果，亲人朋友将

追究监狱相关警察的法律责任！ 


